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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年味
吴美兰

今天是正月十一，农历
新年要到正月十五才算正
式过完，然而现在的"年味"
仿佛一年不如一年，相比上
个世纪80年代以前，年的氛
围每况愈下。

今年过年期间，有机缘
和家里的千禧一代、Z 世代
及阿尔法一代餐聚聊天。
话匣子打开后，也向他们分
享自己年幼至成长岁月里，
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在杨厝
港农村所经历的各种华人
传统节庆以及浓得化不开
的气氛。叙述当儿，勾勒的
画面是真实清晰的，年幼的
听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的反应，我理解却倍感
心酸和无奈，因为社会的变
迁及环境的改变，让节日不
觉特殊已然是个无可改变
的趋势。如今，年轻一辈成
长于一个丰衣足食，生活富
裕的年代，每天和手机"交
流对话"，和我们当年的物
资匮乏，粗茶淡饭相比落差
简直天渊之别。

时光荏苒，人事已非。

现代人为了让新年有别于
平日，倾心费力，花尽心思
增添年的气氛; 比如购买红
华丽的装饰和昂贵鲜花柑
橘盆栽来布置家居，请清洁
工打扫房子，花更多钱为家
人准备各类山珍海味, 买最
亮丽新服饰过年。殊不知
这一切只是锦上添花，欠缺
的偏偏就是那种最单纯质
朴，令人回味无穷的"年味
"。

"年味"是什么？对我而
言，年味就是对华人传统习
俗的传承和延续，长幼有序
敬老尊贤的敬重，以及对年
即将来临的热烈期盼，那是
比平常日子更加厚重的。如
果我们对年的基本期盼都没
有，那年怎能有味？

记忆里的"年味"，连空气
都散发出清新久违的年味
儿。当时，大地一片温暖祥
和，春风拂面，男女老少脸上
洋溢着兴奋和引颈的期盼。
厨房里有母亲忙碌的身影、
灶台上有炊烟袅袅、巴杀里
有小贩叫喊的此起彼伏、父

亲兄长们忙碌打扫屋子院落
的声音、小孩子的笑闹蹦跳、
屋外串串的炮竹声响、供桌
上难见的祭祀供品、庙宇里
的人头攒动、还有一首首暖
人心肺的年歌、亲朋好友初
一开始，互相拜年走春时道
不尽的吉祥话等等，这些都
是华人过年一定要有遵循的
仪式感，这都是浓郁的年味。

遗憾的是，当老一辈的成
员离世后，传统的习俗，拜年
的文化及过年的礼仪也逐渐
跟着淡化甚至消失。小家庭

的普及化和年轻夫妻对过年
的不重视，导致年变得更加
无味，变得淡薄。是一年不
如一年吗？兴许，所谓浓郁
的年味不是没有，也许需要
更多有心人努力去营造出
来。

只是，我向往的年味或许
滞留在我成长岁月里那个空
间，它不愿"与时俱进"，也不
愿随着城市步伐迈出脚步，
这令我不禁从内心深处发出
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感
叹，年味啊，你在哪儿啊！

“年味”是什么？年味就是对华人传统习俗的传承
和延续

20 多年前初次拜访神州大地，整个旅程犹如是在听一堂精彩生动的课

想念北京
施性国

20 多年前人民协会职
员俱乐部主办华东游，那时
我还年轻，也从未到过中
国，于是我毫不犹豫就报名
参加。第一次到访中国，我
们一口气游览了香港、深
圳、桂林、西安、北京、苏州、
杭州、上海和广州，整个行
程除了乘搭多趟飞机、火车
和大巴，还乘船游览桂林山
水。初次拜访神州大地，心
情异常兴奋，加上全陪地陪
个个能言善道，知识渊博，
整个旅程犹如是在听一堂
精彩生动的课。在旅途中
我还勤快做笔记，希望回来
后能书写一番，但因为自己
的惰性，结果不了了之。

第二次到中国旅行也
是随团游览北京、承德和天
津，那时正值初冬，攀爬万
里长城时，北风呼呼，天寒
地冻的，导游称赞我们男女
老幼个个都是好汉，佩服我
们在这时节不畏寒冷来到
长城。回国后，觉得应该为
这趟的旅程留下片言只语
作个纪念，然而回来后又因
俗物缠身，一切随风而逝。

第三次到中国是要上
北京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答
辩，毕业后还和朋友到山
西太原、壶口瀑布等地方

旅游，还因舟车劳顿病倒
住进太原的医院打点滴，
原本要去佛教四大圣地之
一的五台山也被迫取消，
那 是 文 殊 师 利 菩 萨 的 道
场，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
遗憾的事，只能期待下次
因缘具足再来朝圣。这些
都是写作的素材，回来后
打算写点记录却因为执笔
难书就这样放弃了。

第四次到北京是四年
前，我们四人在中国闽西
朋友的带领下，来北京自
由行。故宫、天坛和颐和
园对我来说是二次造访，
恭王府、大栅栏、南锣鼓巷
和明城墙公园遗址却是我
初次拜访，感觉特别美好。

队友们去爬万里长城
那天，我和另一位朋友没

有参与，我们从北京站步
行到崇文区一带，准备去
新华书店买书，我们第一
次在国外依赖全球定位系
统寻找目标，费了不少功
夫才找到书店，而且意外
地在书店附近看到中国式
建筑的清真寺，我们想进
去参观，想进一步了解中
国回族的文化，可惜清真
寺不对外开放，所以只能
望门兴叹，在门口拍几张
照留念。之后我们又误打
误撞地来到东郊民巷，我
告诉朋友，如果我没记错，
这 里 曾 经 发 生 义 和 团 事
变，于是我们又谷歌查询，
重温历史。在这里我们当
然参观了使馆区建筑群和
圣弥额尔天主堂。

值 得 一 记 的 是 公 厕 ，

十 多 年 前 北 京 好 多 公 厕
都 让 人 不 敢 恭 维 ，如 今
在胡同或路旁的公厕，其
干净的程度真令人赞叹，
和我们岛国的比较，的确
是要感到汗颜。当然，叫
我 感 到 有 点 不 舒 服 的 还
是 ，不 少 人 在 做 大 号 时 ，
都没把门关上，即使是在
北 京 国 际 机 场 的 厕 所 也
是如此，也许是自己大惊
小怪，我应该以平常心看
待。

冠病疫情虽然还没完
全消失，也许也不会消失，
但各国都已经开放了，新
中两地也已经免签证了，
是时候我应该旧地重游，
除了看看这千年古都，也
应该去拜访老教授还有当
地的老朋友了！

（新加坡人民协会前职员俱乐部文艺特辑）

情人节想起 吴莲珠

在严酷的肺炎疫情肆虐
之后，方兴未艾的2024年，不
只是华人的元宵节感觉冷冷
清清，西方的情人节在岛国也
冰凉如水！一片静悄悄，冷凄
凄！学校跟往年一样，没有假
期，照常上课！莘莘学子个个
乖乖上学，因为情人节根本不
关学生的事！而且风马牛不
相及。这是圣公会中学巫顺
昌在每年的情人节之前给学
生的训话！

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商业
社会，对商家来说、最好每天
都是节日，因为节日得送礼！

送礼当然能够促进商机，让生
意蓬勃发展！所以商家在不
同的媒体大打广告，其实对象
是大人不是学生！学生可别
表错情，会错意！这情人节可
不关你们的事！请学生们专
心向学。对学生来说，“情人”
顶多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亲
人！谁是你的亲人？爷爷奶
奶，叔叔伯伯，婶婶姨姨舅舅，
父母与兄弟姐妹…..等等等。
那是天生的”情人”, 中学生得
先学会照顾我们身边的这些
亲人！将来长大成人才能关
注情人节！

身为校长，学校、学生与
老师是他的全部！他没有做
过其他什么行业，他的一生
时间尽挥洒在教育上！假期
时给全校所有中二学生到中
国去浸濡学习，这是他的安
排；给每个学生最少一项体
育活动，一项文化艺术活动
也是他的意愿；给每个老师
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是他的
信念。他为圣公会师生创造
一个温馨的学习大家庭！他
坚信：学校是学生的第二个
家，也是老师们的第二个家。

记得有一回，不知哪班
有个学生患病入院了，去探
病之后回到学校的巫校长马
上安排全校捐血“运动”！不
论任何血型都欢迎。因为我
们的这个学生的手术需要用
到大量的血！学生家属的血
不够用！第二个家的“家属”
义不容辞。我们不是一个一
个，个别去医院捐血的！巫
校长安排了一辆 46 座的大
巴士，在放学时刻，载众老师
到医院去给这位学生捐血！
这群老师当中，就包括了巫
校长！

巫校长人长得不高大，
还配张娃娃脸！完全没校长
的“威风”与“气派”！有一
次，他带众老师出国访校观
摩教学，关卡人员看着他的
护照，再看他的脸，向他打量
一 番 又 一 番 ，再 照 看 护
照..……,好一阵子才问他：
你几岁？巫校长莫名其妙地
回答说：36！我站在他后面，
差点噗哧一声笑出来！不过
还是强忍了！因为得尊敬校
长，也得尊敬他国的关卡职
员！不能酿成任何的误会！

天妒英才，巫校长离世
已经10几年了，但他为学生
为老师所做的一切，永远铭
记在我们心中！他给我们留
下的，是一个教育界高大的
巨人身影！他不只是圣公会
中学的校长，也亲手一砖一
瓦，创办了新加坡的体育学
校，并成为该校的第一任校
长。受惠受益的师生不计其
数，相信大家都很感激他。

今年的情人节，我想起
他，巫顺昌校长, 他是公教人
的骄傲，是新加坡教育界的
典范！

巫顺昌校长(左一)是公教人的骄傲，是新加坡教
育界的典范

我和老伴从香江出发
集美的堂弟
灌口镇的堂妹
也兴致勃勃
我们约会在佛山

都是南安人
当初农村谋生不易
年轻的一代
先后出走南安
多位亲属
也毅然奔向
经济起飞的珠三角

我们首次探访
走出南安的亲人
先是佛山成家立业的堂妹
后是东莞创业的堂侄儿侄女

初次见面
少不了闲话家常
热情的功夫茶
一杯又一杯的清香
勾勒出异地多年来拼搏的
喜怒哀乐

一起用餐
满桌子丰盛的佳肴
二两白酒下肚
且让亲情持续升华
大家的体内
毕竟还流着族人共有的血

探亲（外一首）
吴亮

灌口镇的堂妹说

天刚放亮

她便赶往巿场

提取她预先订购的生蚝

她把一袋肥美的生蚝

交给佛山的堂妹

三姐妹二话不说

径直往厨房走

片刻之后

一盘热腾腾的蚝煎

顺手摆上餐桌

黄澄澄的蛋饼

粘糊着一只只肥大的生蚝

随手夹起一块蚝煎

直接往嘴里送

故乡带来的生蚝

鲜香滑嫩令人难忘

告别佛山，告别亲人

我们怀念的

岂只是那一盘蚝煎

蚝煎蚝煎

本文作者(左一)与佛山和东莞的亲人团聚


